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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的蘑菇，生长于山林；种
殖的蘑菇，生长在农村。农村种植
的蘑菇运到城里，丰富了城里的
菜篮子；那么，能不能在城里种植
些蘑菇呢？

其实，我产生这种想法，也不
全是空穴来风。庚子年疫情过后，
我在上海的顾村公园就亲眼看见
有人采蘑菇。

那天天气晴好，一路上芳草菲
菲，鲜花遍地，亭桥流水，相映成趣。
在上海这么寸土寸金的大都市里，
还留存有这么一处旷廓而静谧的世
外桃源，着实让我们倍感惊奇。

转过一座小桥，眼睛一亮，视
野更加开阔了。眼前一大片草地，
呈葱绿的流线型，延展到湖边，像
极了美丽的呼伦贝尔。草，翠绿如
茵；湖，波光粼粼。草地上，蝶舞蜂
飞，生机盎然。

稍远处，一红衣人低着头，似
乎在在绿地里捡拾什么。红衣人是
这个取景框里最灵动的元素，我们
的眼光随着她的移动而移动，景致
也在随着她的变换而转换。这才是
真正的移步换景，这个画面如果定
格下来，肯定能美到爆表。

“猜猜看，那人在找什么？”魏
老师问。

“看样子，像在采蘑菇。”我猜测。
“怎么可能？这是上海，不是我

们那山里。城里怎么会有蘑菇？蘑
菇还能进城？”魏老师一连几问，似
乎理由很充分。

好奇心驱使着我们越过了草
坪。近前一看，这个美女正忙着捡
地皮菇。她年龄不大，穿着很齐
整，一袭艳红的风衣，飘逸在这碧
毯般的草地上，红绿互映，相得益
彰，格外和谐。

“美女，采地皮菇呢。”尽管不
认识，我还是很好奇，上前问候。扫
视了一下，浅草层间斑斑黑点，就
是我们家常见的地皮菇。只要几天
连阴雨，我们这里荒坡地头到处都
是，闲暇时，我们也顺手采摘点，换
换口味尝尝鲜。

“是的，摘地皮菇。”美女抬头，
看看我俩，笑着回答。

“你们城里人怎么认得这玩
意？”我疑问。

“以前吃过，我喜欢这味道。
有次到安徽旅游，导游教我认识
了地皮菇。我找了好多地方，发现
这公园里也有，有机会就来摘
些。”美女笑答。

“想不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真
有这东西。”魏老师很感慨。一面
说，一面也帮着美女采起蘑菇来。

我站在旁边，浮想联翩。蘑菇
这东西，对于我们农村人来说，不
管是纯天然野生的，还是人工种植
的，都很常见，不足为奇。但对于城
里人，特别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孩子
们，如果能遇到一朵像撑开小花
伞一样的蘑菇，一定会见猎心喜，
激动万分。他们可能见到过餐桌
上的蘑菇，菜市场上出售的蘑菇，
至于蘑菇在野外是怎样的生存状
态，他们就难得一见了。

当时就有一个念头闪过我的
脑海。现在蘑菇种植技术，已经很
成熟了，何不就在这城市公园的草
地里、林荫下，撒播点优选的蘑菇
孢子，让这碧绿的草毯上生长出五
颜六色的蘑菇来？这样既丰富了景
观内涵，又提高了公园绿地的利用
效率，那岂不是锦上添花？让城里
的孩子出来游玩的同时，还能近距
离接触这些小蘑菇，他们岂不又增
添了意外的惊喜？蘑菇长成后，就
让孩子们采摘，他们岂不又享受了
自己动手的快乐？再者，让农村那
些蘑菇种植户来这里专业种植，专
业管理，岂不又拓展了蘑菇的销
路？让种植户增加就业渠道和收
入，让城里人自己动手，吃到最新
鲜的蘑菇，岂不是一举多得？北上
广深，全国那么多大城市，那么多
城市居民，每个城市基本都有公园
或森林公园，如果在全国各个城市
的公园里，都能规划一地块散种蘑
菇，那也是商机，也能创造不少就
业机会。想想，如果谁把这个商机
把握了，形成一整套的产业标准和
管理规程，形成一个集旅游休闲、
特色种植、科普教育相融合的连锁
产业链，商业前景一定很广阔。

记得在回来的动车上，我把这
个构想说给魏老师听，并把这脑洞
里的“商业原创”戏称为“蘑菇进
城”。她笑着送我四个字：“异想天开。”

蘑菇进城
王族友

借宿，吾乡亦称找宿或着宿，音xiǔ。
上世纪中叶至七十年代，一般人

家住房都很紧张，尤其是我们矿山小
镇，每趟平房住四家，每家一间半，二
十几平方米。其中一间做卧室，半间
做厨房，至于客厅、书房什么的，几乎
都没听说过。如此，每家人口却不少。
那时还未提倡计划生育，人们的幸福
指数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不分男女，
一窝一窝的仄居一处，蔚为壮观。

想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家住在粮站前那趟白灰房里，

这趟房从东往西数，分别是老杨家、老
孙家、老刘家和我们家。我家把西头。
怎么说呢？如果不怕饶舌的话，老杨家
是九口人，老孙家是七口人，老刘家是
六口人，我家是七口人。除了我家，上
述三家都有女孩（我家也曾有过两个
女孩，但都不幸夭折了），平时还好，无
论吃饭还是睡觉，一家人挤在一铺火
炕上，用一句成语来说，就是其乐融
融。但如果谁家来了亲戚，朋友，如果
需要留宿下来，事情就有些难办。那
时，镇上虽然也有招待所，但几乎不对
外，百姓人家很难被招待一宿。

对了，那时亲戚（包括客人）也不
叫亲戚，而叫“且”：

谁谁谁，你家来且了，今晚到我
家挤一宿吧！

就这样。
记忆中，我是经常去谁家“挤一

宿”的。
老刘家紧挨我家，且是亲属关系

（他家孩子刘波的表姐是我大嫂，刘波
亦是我同学，老孙家的孙朋也是我同
学），当然是首选。其次是老孙家、老杨
家——但也不一定，得看当日对方家
的人口情况，如果正好有出门或上夜
班的才更合适。去着宿，一般也是派家
中的小孩子，以免占用对方更多资源。
着宿也是有一定规矩的，比如起码要
把握好时间，要尽量带自己家的被褥、
枕头，如果没有多余的也要听从人家
的安排，至于洗漱则是必须的，尤其手
脚。你总不能在外边跑一天而将臭脚
丫子伸进人家的被窝吧！还有，就是第
二天一定不要赖床，要尽量不动声色
地早起，将被褥叠好，悄悄离去。如果
人家留你一起吃早餐，即便不是客套，
也千万不要真就坐到桌边大快朵颐起
来。相反，你家来且了，倒是可以把好
东西分享一些过去，以示谢意。

我之所以啰嗦这些，其实已是常
识，邻里间自然会彼此遵守。

事实上，每家的被褥都很有限。
我就是经常钻刘波或孙朋的被

窝。反之亦然。
记得一次在刘波家，我、刘波，刘

波二姐、大姐，刘婶刘叔，我们已经按
照如此顺序，从炕梢排到炕头，睡前，
刘波二姐还矫正了我和刘波的睡姿，
说是要面向右边侧卧，那样才不会压
着心脏，也能减少胃酸的倒流。于是，
我转过身面向她家的炕柜，刘波面向
我的后背。当我们刚要适应这般健康
而美好的睡姿渐入梦境时，忽然传来
一阵敲门声。敢情，刘波的哥哥刘斌
乘坐晚车从下乡的知青点回来了，于
是我们不得不起来，重新调整位次
——刘斌像一座大山一样横到了我
的前面。我们不仅睡意全无，还热烈

地询问刘斌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
境况，问他在农村累不，苦不。

刘斌说，你吃过猪肉罐头吧？我
说当然，我还见过猪跑呢！

刘斌说，有个知青从家里带回去
一个猪肉罐头，大家你一口他一口很
快就吃完了，等轮到他，就只有一个
空空的罐头盒了。咋办？

我说，用温水涮涮喝汤。
刘斌说，喝完了汤呢？
扔了呗。
不是，而是又传给下一个没吃到

的知青，让他把罐头盒翻过来舔舔！
炕上的人都乐了。
我不大信。觉得刘斌是在耍幽默。
粮站前白房四家中，老孙家有三

个女孩，总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
净，整整齐齐。所以去他家着宿，我会
尽量减少些，而是愿意绕过他家去老
杨家。我这样说，当然不是指老杨家
就比老孙家卫生差，何况老杨家也有
一个勤快的女孩。我要说的是：老杨
家把东头，距离胡同有一段空间，是他
家的菜园。有一年，粮站砌围墙，身为
学校校长的杨叔就和粮站说好，要了
很多砖石，然后在他家的房头接了一
间屋——毕竟他家人口多，且孩子陆
续都长大了。总之，这间屋盖好，不仅改
善了他们自家的居住条件，也成全了
我们其他三家，仿佛我们这趟房有了
自己的招待所一样，而且是免费的。

此后，只要家里来了且，我们都愿
意去老杨家着宿。甚至不来且，我们也
经常往他家跑——确切地说是往他家
后接的这间屋子跑。杨叔开明，从不拒
绝。校长嘛，我们都是他的学生哩。

住杨叔家的招待所，自然就只有
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了，没有家长，没有
女孩，也就没有了矜持。如果是夏天，
溽热难耐的夜晚，我们完全可以脱掉
背心，只穿一条裤衩，把前后窗户打
开，不仅让凉爽的风穿过，亦可闻着菜
园里弥漫过来的清香，甚至可以从后
窗跳出去，在后园里摘黄瓜和西红柿
吃。如此这般，持续到八十年代，我们
每家都有哥哥或姐姐陆续到外地参加
工作，乃至结婚，而搬离了老家。我们
各家的居住条件也有了改善。

1983 年，我和刘波决定复读一
年。临近中考阶段，一向重视子女教
育的刘波家，就在房后接了一个小偏
厦，从厨房可以拉门直接进去，上炕。
这，当然是专供刘波自己学习的空
间，但如前所述，我和刘波既是同学，
玩伴，也是亲戚，虽然我不如他学习
成绩好，可也不是一个坏学生。所以
有些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打着“先进
带后进，一齐同进步”的旗号或幌子，
在他的小屋里，一边复习功课，一边
谈论班上的女同学。

有时动静大了，刘婶就会拉开屋门，
委婉地说：这么小的屋子难为你们了。

我心里当然知道话里有话，嘴上
却答：没事，婶。为了学习，我们什么困
难都能克服……一脸打鸡血的样子。

现在想来，刘波家的偏厦真是没
有白盖。那年七月，刘波如愿以偿的
考上了县重点高中，是我们那届同学
唯一一个正式考上的学生（有的是借
读或旁听）。后来，更是一路攀升上了
大学。我呢，不说也罢。

在朋友家借宿
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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